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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管制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
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

叶 强,潘若莼,赵 垚
(湖南大学 建筑学院,长沙410082)

摘 要:土地用途管制既是现阶段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也是乡村聚落演变的外源性关键因素。明晰土地用途管制

下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对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 ArcGIS空间分析法、统计分析法,探
究了土地用途管制下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结果表明:(1)土地用途管制下,长株潭

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变化趋势,转折点分别为2013年和2016年;集聚

模式在空间分布上由均匀式低密度核心向集中式高密度核心突变,聚集核心由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向协调建设

区迅速迁移。(2)土地用途管制对乡村聚落演变的交通指向性和沿乡镇点聚集性干预程度不显著。2018年禁止开

发区、限制开发区和协调建设区内乡村聚落数量较2016年增幅为11.35%,16.74%和53.36%,乡村聚落面积增幅为

35.67%,30.93%和13.35%,随着土地用途管制年限的增长,禁止开发区内乡村聚落突破管制目标,形成小规模集聚。
(3)新时期空间管制规划方法更利于土地利用的统筹、优化,但仍需在相应配套政策的保障下实施。研究结果可为完

善该地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方案、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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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CharacteristicsofTemporalandSpatial
EvolutionofRuralSettlementsinChangzhutanEcological

‘GreenHeart’UnderLand-UseRegulation

YEQiang,PANRuochun,ZHAOYao
(SchoolofArchitecture,Hunan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2,China)

Abstract:Landusecontrolisnotonlythecoreoflandspaceplanningatthepresentstagebutalsotheexoge-
nouskeyfactoroftheevolutionofruralsettlements.Toclarifythespatialandtemporalevolutionofrural
settlementsundertheinfluenceofland-usecontrolisofgreatsignificancetoimprovethemethodofland
spaceplanningandruralrevitalization.ArcGISspatialanalysismethodandstatisticalanalysismethodwere
usedtostudythespatiotemporalevolutioncharacteristicsofruralsettlementsinChangzhutanecological
‘GreenHeart’beforeandafterlandusecontrol.Theresultsshowthat:(1)influencedbylandusecontrol,

Changzhutanecological‘GreenHeart’numberandareaofruralsettlementsshowtheincrease—decrease—

increasetrend,theturningpointswere2013and2016;assemblingpatternshiftedfromuniformtypelow
densityinthespatialdistributionofthecoretothecentralizedhighdensitycoremutation,gatheringcore
shiftedfromprohibiteddevelopmentzonesandrestricteddevelopmentzonestothesecoordinatedareasquickly
migration;(2)thedegreeofinterventionoflandusecontrolintheevolutionofruralsettlementsisnot
significant;in2018,thenumberofruralsettlementsintheforbiddendevelopmentzones,restricteddevelop-
mentzonesandcoordinatedconstructionzonesincreasedby11.35%,16.74%and53.36%,respectively,

comparedwith2016,andtheareaofruralsettlementsincreasedby35.67%,30.93%and13.35%,respec-
tively;withtheincreaseofthenumberofyearsoflandusecontrol,ruralsettlementsintheforbiddendevel-



opmentzonesbrokethroughthecontroltargetsandformedsmall-scaleclusters;(3)spacecontrolplanning
methodintheneweraismoreconducivetotheoverallplanningandoptimizationoflanduse,butitstill
needstobeimplementedundertheguaranteeofcorrespondingsupportingpolicies.Theseresearchresultscan
providesomedatareferenceforimprovingthecontrolschemeoflandspaceuseandpromotingecological
environmentalprotectionandhigh-qualityeconomicdevelopmentinthisregion.
Keywords:ruralsettlements;landusecontrol;spatiotemporalevolution;evolutioncharacteristics;Chang-

zhutanecological‘GreenHeart’

  乡村聚落俗称乡村居民点,是指乡村地区人类以

各种形式居住的场所,也包括未达到建制镇标准的乡

村集镇[1]。乡村聚落空间结构是在特定环境下,人类

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变化时产生活动

的集中体现,是乡村聚落中社会、经济、文化综合作用

的结果[2]。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能够清晰地体现

出乡村地区空间格局变化,对编制适宜乡村发展的空

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随着乡村经

济的振兴,为适应乡村发展新形势,我国学者逐步展

开乡村聚落的相关研究,研究方向主要涵盖乡村聚落

的区域研究、类型研究、体系研究和职能性质、规模类

型、规划布局等综合研究几个方面[3]。21世纪以来,
解决“三农”问题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

举措为乡村聚落的发展带来广阔空间,乡村聚落迅速

成为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针对聚落空间

结构体系[2]、聚落空间形态[4]、聚落演变机制[5]和聚

落空间优化等[6]方面的乡村聚落空间研究也不断趋

于多元化。新时期我国学者结合GIS,RS等新技术,
运用核密度估计[7]、差值分析[8]、空间格局分析[9]、空
间韵律度[10]、景观格局指数[11]、分型维数等[12]方法,
依托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两个影响因素对乡村聚落

空间演变方向进行系统研究。针对自然环境因素下

的乡村聚落研究,主要是基于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特

征,如分析干旱内陆地区[13]、峰丛洼地区域[14]、黄土

丘陵地区[15]、西北牧区[16]、自然生态保护区等[11]地

区乡村聚落演变特征及演变规律,得出地形地貌、道
路可达性和社会经济等作为影响乡村聚落演变的主

要因素,对乡村聚落演变起基础性的约束和支撑作

用[17],不同地域间影响乡村聚落演变特征的因素略

有差异。而基于人文社会因素的乡村聚落研究,通过

分析经济发达地区[18]、旅游开发区[19]、城乡结合

区[20]及大型省、市区域[4,12,21-23]乡村聚落空间,得出

现阶段人文社会因素是乡村聚落演变的主要驱动力,
在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下,自然环境因素对乡

村聚落空间演变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乡村聚落空间

演变受外源性影响和内生性影响的双重驱动,且乡村

聚落演变受政策性的外源性影响较大[24]。

为统筹协调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要求,明确了以自然资源部门统一行使所有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能[25]。但现阶段我国还未建全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方案,因此,科学评价各区域土地用

途管制效应对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办法具有重要

意义[26]。目前,我国学者多以城市化发展迅速的大

型城市为研究对象[27-29],研究方法以理论研究和定性

分析为主,对指标的分析判断较多,而针对城市边缘

区域及广大乡村地区的空间格局变化规律研究不系

统,且多基于静态数据进行研究,对长时序的动态观

察及变化规律的总结较为薄弱。长株潭生态绿心作

为国内唯一的大型城市群绿心,拥有包含五一水库在

内的5个自然保护区,是长株潭城市群重要的生态隔

离带,具有重要的生态屏障功能。依据《国务院关于

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国发[2007]21
号),2013年3月1日,《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区

总体规划(2010—2030)》(以下简称《规划》)将长株潭

城市生态绿心地区功能区划为禁止建设区、限制开发

区和建设协调区,整合其生态空间结构。但随着长株

潭城市群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生态绿心

地区内无序的开发建设侵占生态土地、破坏生态资

源,生态绿心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本文以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为研究对

象,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分析生态

绿心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计算乡村聚落空间

在土地用途管制影响下的变化程度,研究土地用途管

制对乡村地区的影响效应,为完善长株潭生态绿心地

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方案、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数据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

和湘潭市交界的三角地带,共包含10个县级单位和

21个乡(镇)单位,现状人口为26.3万。地区总面积

为528km2,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为低山丘陵型地

682                  水 土 保 持 研 究                   第28卷



貌,中部地势较高,沿东西两侧地势逐渐降低,林地分

布广泛,森林覆盖率达到43%(图1)。

2013年3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颁布的

《规划》中明确区域发展目标:将长株潭生态绿心建设

成为生态文明样板区、湖湘文化展示区、两型社会创

新窗口、城乡融合试验平台。《规划》根据地区生态敏

感性、自然环境、现状发展等条件将生态绿心地区划

分为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协调建设区,见表1。

图1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区位

表1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土地用途管制分区

分区名称 总面积/km2 分区依据 建设内容

禁止开发区 262.21
生态极敏感区、坡度大于25%的山体、自然保护区及水
源地保护区

只能从事生态建设、景观保护、土地整理和必要的公益
设施建设,严禁其他项目建设

限制开发区
严格限制开发区 155.24

生态高度敏感或生态环境较好、地形多为山地,具备较
高保护价值的区域

除生态农业、观光林业、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所必需
的少量服务设施外,严禁其他项目建设

一般限制开发区 47.36
中低度敏感区域或生态环境较好、地形多为丘陵的区域
以及林地和大部分农田

坚持保护为主、综合控制、适度建设的原则,适度发展生
态农业、旅游服务、博览会展等产业

协调建设区 58.06
现状已集中连片建设或者地势较为平坦、处于非生态敏
感区范围内、现状具备较大利用潜力的区域

促使已占用禁止开发用地的现状建设用地逐步迁出;对
于新的建设活动、利用区域,有限制的建设利用

1.2 研究数据来源

遥感影像数据(分辨率30m)来源于中国科学院

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
gscloud.cn/),其中2005年、2009年遥感影像数据来

源于Landsat5,2013年、2016年、2018年遥感影像

数据来源于landsat8。利用EVNI软件分别将各年

遥感影像数据进行几何校正、坐标配准、解译,获得研

究区内土地利用数据(解译数据采用抽样检验法,各
年份精度均达到90%以上),提取乡村聚落斑块、道
路等信息作为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源。规划政策信息

来源于长株潭绿网(http:∥www.CZTPilotZone)及
湖南省统计年鉴。
1.3 研究方法

1.3.1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模式———平均最近邻分析

法 最近邻分析的概念最早由著名生态学家Philip
和Francis[30]提出,Carl和Leslie[31]将最近邻分析法

应用于城镇聚落空间分布,分析其呈现随机、均匀或

集聚的分布模式。本研究采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法计

算实际相邻聚落点的平均距离,与假设随机分布中聚

落点的平均距离进行相似性比较,根据公式(1),(2),
(3)计算平均最近邻比率(ANN):

Re=
1

2 n/A
(1)

R0=
∑
n

i=1
di

n
(2)

ANN=
R0

Re
=2 D (3)

式中:Re 为聚落点随机分布时的平均距离;n 为聚落

点数量;A 为包括所有聚落点最小外接矩形面积;R0

表示实测点与最邻近点距离的平均值;di为聚落点i
与最近邻点的距离;D 为点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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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ANN=1,为均匀分布;若ANN>1,为随机分

布;若ANN<1,为集聚分布,其中ANN=0时表示

完全集聚[32]。

1.3.2 乡村聚落空间集聚强度———核密度估计法 
在一定区域内,常用核密度估计法从概率意义上对乡

村聚落空间结构分布在任一点中的密度和强度进行

测定,一般定义为:设 X1,…,Xn是从分布密度函数

f 的总体中抽取独立同分布样本,估计f 在某点x
处的 值 f (x),通 常 用 Rosenblatt-Parzen 核 估

计[33-34],计算公式见(4):

fn(x)=
1
nh∑

n

i=1
k(

x-XI

h
) (4)

式中:k(
x-XI

h
)称为核函数;h>0,为带宽(本文带

宽为1200m);n 为研究区分布乡村聚落斑块的点

数;x-XI 表示估值点到事件Xi处的距离。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

2.1.1 乡村聚落数量与面积演变特征 利用 Arc-
GIS软件分别从2005年、2009年、2013年、2016年

和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中提取乡村聚落用地,依据

《规划》中土地用途管制分区,选取数量、面积两个参

数对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进行对比统计分

析,结果见图2。

图2 各时期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

  图2表明,2005—2018年,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

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

增加的变化趋势,转折点分别为2013年和2016年。

2005年,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协调建设区内乡

村聚落数量分别为596个、1037个和183个,聚落面

积分别为15.66km2,25.60km2,15.25km2,其中限

制开发区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最大,协调建设区乡村

聚落数量和面积最小,但限制开发区和协调建设区单

位聚落面积分别为0.025km2,0.083km2,由此推测

乡村聚落在限制开发区呈现多而散的分布,在协调建

设区呈现少而聚的分布特征。2005—2013年,禁止

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协调建设区内乡村聚落数量分

别新增421个、560个和30个,增长幅度为70.64%,

54.00%和16.40%,乡村聚落面积分别增长32.49
km2,46.16km2,22.49km2,增长幅度为207.47%,

180.31%和147.48%。生态绿心地区土地用途管制

政策实施前,乡村聚落多集聚在禁止开发区和限制

开发区内,具有显著的生态环境指向性,随着基础

服务设施不断完善,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的急剧增长

对生态绿心地区的生态保护带来巨大挑战。随着

2013年《规划》的颁布实施,生态绿心地区的乡村聚

落施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发生

剧变。2013—2016年,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内

乡村聚落数量分别减少374个和629个,减少比例为

36.78%和39.39%,协调建设区乡村聚落数量增加70
个,增长幅度为32.86%,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内

的乡村聚落向协调建设区内大量迁移可能是造成聚

落数量剧变的主要因素之一。而禁止开发区、限制开

发区和协调建设区的乡村聚落面积较2013年分别减

少30.91km2,40.30km2,10.69km2,减少比例分别

为64.20%,56.16%和28.33%,大量空心村落拆并整

合,且部分城镇周边的乡村聚落被就地划为城镇建

设用地可能是导致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面积整

体减少的主要原因。土地用途管制有效限制了禁止

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内乡村聚落的发展,降低了人

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2016年后,随着生态旅

游与康养产业的开发建设,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数

量和面积再次呈现增长趋势。2018年,禁止开发区、
限制开发区和协调建设区内乡村聚落数量较2016年

分别增加73个、162个和151个,增长幅度为11.35%,

16.74%和53.36%;乡村聚落面积分别增长6.15km2,

9.73km2,3.61km2,增长幅度为35.67%,30.93%和

13.35%,土地用途管制下生态绿心地区的禁止开发

区和限制开发区内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呈现上升

趋势,随着年限的增长,管控力度有所减弱。为更清

晰地展示乡村聚落在生态绿心地区的分布情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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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最近邻分析法与核密度估计法对乡村聚落的分布

特征进行研究。

2.1.2 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 运用最近邻分析

法,测算2005年、2009年、2013年、2016年、2018年

长株潭城市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点,结果见表2。
表2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点最近邻指数

指标 2005年 2009年 2013年 2016年 2018年

ANN 0.686326 0.711610 0.728075 0.658628 0.624161

Z -25.501612 -27.958181 -27.766816 -28.406612 -34.211423

p 0 0 0 0 0

  2005年、2009年、2013年、2016年、2018年生态

绿心地区乡村聚落ANN均小于1,且p=0时标准

化Z 值均小于1.96,表明研究区聚落分布态势与随

机模式差异较为显著,在一定因素作用下呈集聚分布

特征。2005—2018年间乡村聚落点的 ANN先增长

后降低,表明集聚程度先减少后增加。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对乡村聚落密度进行测算,生

成各时期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核密度分布

图(图3A—E)。2005年,核密度较大乡村聚落主要

在生态绿心地区北部的限制开发区内集聚,核密度为

10~15个/km2。2009年,乡村聚落核密度总体增幅

较大,这一结果与图2中聚落数量和面积有较大幅度

增长的结果相一致;分布模式也略有改变,在生态绿

心地区西部的禁止开发区和东南部的限制开发区内

出现新的乡村聚落集聚点,呈现均匀核心集聚模式。

2013年,乡村聚落整体呈现多核心集聚模式,尤其在

北部、东南部的限制开发区和西部的禁止开发区内形

成较大集聚核心,核密度达到25~30个/km2,且集

聚分布开始向禁止开发区内蔓延。随着2013年《规
划》的颁布实施,乡村聚落的集聚模式开始发生转变。

2016年,乡村聚落集聚核心减少,乡村聚落核密度在

北部、东南部的限制开发区和西部的禁止开发区内急

剧下降,在协调建设区内保持稳定。2018年,乡村聚

落沿协调建设区集聚程度显著加深,集聚模式由均匀

式核心集聚转变为集中式高密度核心集聚,在研究区

西部沿协调建设区一线形成两个大的集聚核心,核密

度达到35~40个/km2,与协调建设区相邻的禁止开

发区内乡村聚落集聚程度也有所增加。土地用途管

制政策实施前,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主要在

生态环境优异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集聚,土地

用途管制政策实施后,乡村聚落开始向协调建设区内

迁移、集聚,但随着管制年限的增长,协调建设区沿线

周边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乡村聚落核密度也

存在一定程度的增长。

图3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核密度分布

2.2 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统计分析

2.2.1 基于道路因素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统计分析 
乡村道路作为乡村聚落物质流和信息流的传递通道,
乡村聚落距离乡村道路的远近是影响乡村聚落演

变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 ArcGIS软件对长株潭生

态绿心地区乡村道路以500m为梯度进行多层缓冲

区处理,将所得结果与各时期乡村聚落分布进行

叠加,统计各时期不同道路范围内乡村聚落数量和

数量占比。
图4显示,各时期距道路500m范围内乡村聚落

数量最多,且乡村聚落数量随距道路距离增加而持续

减少,表明长株潭乡村聚落分布具有明显的道路交通

指向性。2005年,距道路500m以下、500~1000m,

1000~1500m,1500~2000m和2000m以上的

乡村聚落数量分别为1151,405,143,67,40个,数量

占比 分 别 为 63.73%,22.43%,7.92%,3.71% 和

2.21%,乡村聚落多选址于距道路较近区域。2009
年,随着乡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选择生

态环境更优异的区域作为聚落点,距道路500m以

下、500~1000m,1000~1500m,1500~2000m
和2000m以上的乡村聚落数量分别为1424,658,

285,116,85个,距道路500m以下乡村聚落数量增

长量最多,但1000~1500m,1500~2000m 和

2000m以上的乡村聚落数量与2005年数据比较都

呈现倍数增长。2009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长株潭

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09—2020年)》,道路

交通对聚落分布的影响力度增大。2009—2013年,
距道路1000m以上区域乡村聚落点保持稳定,仅距

道路1000m区域内乡村聚落数量有所增长。2013
年《规划》实施后,各距离范围内尤其是距道路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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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远的乡村聚落数量显著降低,至2016年,距道路

500m以下、500~1000m,1000~1500m,1500~
2000m 和2000m 以上的乡村聚落数量分别为

1216,420,173,63,20个,与2013年相比,各距离乡村

聚落数量占比分别降低25.17%,40.51%,39.93%,

50.00%和80.77%,造成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距道路较远

的乡村聚落大多分布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内,
而土地用途管制限制乡村聚落在其区域内的发展。

2018年,乡村聚落数量仅在距道路500m以内时有

较为显著增长。土地用途管制有效限制了禁止开发

区和限制开发区乡村聚落的发展,但对乡村聚落沿道

路的总体分布特征影响较小。

图4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各时期不同道路范围内乡村聚落数量和数量占比

2.2.2 基于乡镇辐射因素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统计分

析 乡镇的辐射作用也是影响乡村聚落发展、演变的

重要因素之一,对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到乡

镇点距离划分为1000m 以下、1000~3000m,

3000~5000m,5000~8000m,8000m以上共5
个区间进行多层缓冲区分析,将研究结果与乡村聚落

分布图叠加,统计各时期距乡镇点不同区间内乡村聚

落数量和平均斑块面积。
图5显示2005—2018年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

聚落在距乡镇点1000m范围内数量最小,但聚落的

平均斑块面积最大。2005年,距乡镇点1000m以下、

1000~3000m,3000~5000m,5000~8000m及

8000m以上的乡村聚落数量分别为69,373,417,610,

337个,平均斑块面积为0.052,0.034,0.028,0.029,0.030
km2。2005—2009年、1000m以内的乡村聚落数量

下降21.74%,而平均斑块面积增加了236.54%,出现

了乡村聚落的统筹整合,其他各距离段乡村聚落数量

和平均斑块面积也都出现了增长趋势。2009—2013
年、1000m以下、5000~8000m及8000m以上3
个距离段的乡村聚落数量平均斑块面积基本保持不

变,1000~3000m和3000~5000m两个距离段

的乡村聚落数量持续增长,图3中也可以显著看出,
乡村聚落数量的增长主要发生在禁止开发区和限制

开发区内。2013年《规划》实施促进了聚落统筹发

展,2013—2016年,距乡镇点1000m 以外距离段,
尤其是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内的乡村聚落数量

和面积显著降低,《规划》中要求强化小城镇辐射职

能,依托小城镇道路网体系进行点轴式发展的乡村居

民点空间结构得到体现。2016—2018年,各距离段

乡村聚落数量都有所增长,平均斑块面积略有降低,
对比2016年,呈现出多而散的空间布局,与《规划》的
建设目标有所偏差。土地用途管制前后,乡村聚落数

量和平均斑块面积在各距离段所占比例基本保持稳

定,对乡村聚落分布的乡镇点区位因素影响较小。

图5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各时期距乡镇点不同区间内乡村聚落数量和平均斑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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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讨 论

2005—2013年乡村聚落数量及面积逐年递增,
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乡村聚落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环

境指向性,多在生态环境优越的禁止开发区及限制开

发区内集聚。随着《规划》的颁布,2013—2016年,乡
村聚落数量及面积均开始下降,且集聚的核心按照

《规划》的要求迅速向协调建设区内迁移生态绿心区

的管控达到了既定目标。但随着管控年限的增长,

2016—2018年,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的禁止开发区

和限制开发区内,乡村聚落数量呈现增长趋势,空间

管制效力随着年限的增长而逐渐减弱,可能由以下原

因导致:
(1)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的土地用途管制是典

型的依据土地自然资源要素的管制,其中对建设用

地、耕地和林地要素的管控指标较为完善,而针对水

系和湿地要素管控的边界较为模糊。2016年后,随
着管控年限的增长,管控效果出现了一定偏差,政府

未能制定保障管控政策实施的配套补偿措施可能是

导致后期管控不力的主要原因。为此,2018年湖南

省政府根据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对《规
划》进行了修订,文件中调整了生态绿心地区各空间

管制范围,并补充了“五线”保护与控制引导办法,目
前,办法尚未在空间上进行落实。后续若能结合该地

区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制定配套的补偿措

施,有望更好地落实相关管控政策。
(2)生态绿心地区土地用途管制的核心是对区

域内生态空间的管制,即对区域内空间土地资源在生

产、生活、生态三方面的再分配过程。在演变的过程

中,受利益驱动影响,区域内居民会择优而居,在一定

程度上会影响整体的空间布局模式。长株潭生态绿

心地区在管制过程中实施传统的许可管制方案而缺

乏全过程的监测管制。若通过持续监测聚落空间变

化,理清区域内人地关系的发展趋势,能够切实保障

政策执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 论

(1)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数量面积及

空间集聚分布的变化受土地用途管制影响显著,但随

时间增长,禁止开发区内乡村聚落逐渐突破管控目

标。在2005—2018年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再

增加的变化趋势,转折点分别为2013年和2016年。
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实施前,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

聚落分布具有明显的环境指向性,2005—2013年,生
态环境相对优越的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内乡村

聚落数量增幅达到70.64%和54.00%,面积增幅达到

207.47%,180.31%,核密度达到25~30个/km2,且
集聚核心多位于北部、东南部的限制开发区和西部的

禁止开发区内。土地用途管制政策实施后,禁止开发

区和限制开发区内乡村聚落数量和面积大幅下降、集
聚核心逐渐减少。但随着管制年限增长,2018年禁

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协调建设区内乡村聚落数量

较2016年增幅为11.35%,16.74%和53.36%,乡村

聚落面积增幅为35.67%,30.93%和13.35%,乡村聚

落沿协调建设区集聚程度加深,管制力度显著降低。
(2)土地用途空间管制对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

落分布的道路指向性和沿乡镇点集聚性干预不显著。
长株潭生态绿心地区乡村聚落在演变过程中,乡村聚

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道路指向性和乡镇点聚集性,
并长期保持这一特征。虽然随着土地用途管制政策

颁布实施,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随管制要求发生相应

变化。但在管制过程中,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仍会受

道路因素及乡镇点因素影响。处于禁止开发区和限

制开发区的乡村聚落分布空间受限,但乡村聚落沿交

通线分布和沿乡镇点集聚分布的规律基本不变。

3.2 建 议

现阶段土地利用规划往往是“自上而下”式的规

划,在编制的过程中侧重于实操性及指标管控,往往

忽略了乡村自身发展的规律,管控的刚性有余但是弹

性不足,因此随着时间增长往往管控的效果会出现偏

差。建议在规划的编制依据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

编制思想,结合乡村自身的发展规律,编制适宜地方

特色,覆盖全局全要素,更具韧性的国土空间管制方

法。相较于传统的土地用途管制措施,新时期国土空

间规划管制是对全域全过程的土地利用生命周期进

行管制,且能够实施分级分类的精准管控,一定程度

上能够弥补传统土地用途管制的缺陷。但构建完善

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仍需要对区域土地类型演变进

行长时序的监控,单一指标的管控方案往往无法保障

区域要素的稳定发展,因此建议国土空间管制下完善

相应的监管与保障措施,从而更好地实现区域管控,
保障区域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从长株潭生态绿心

地区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特征评估区域内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的实施效应,研究生态绿心地区的乡村聚落现状

与管制目标差异,体现土地用途管制对乡村地区的影响

效应,为完善该地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方案提供一定的

数据参考。后续将进一步结合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及

生态指标等评价指标,对土地用途管制引导乡村聚落

演变的驱动机制深入探讨,加强不同评价指标对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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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演变特征的影响研究,为该地区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办法编制提供更为科学和系统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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